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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岁清明祭英魂

先烈碧血洒乾坤

初心不忘承遗志

浩气长存励后人

（作者单位：山东聊城公司）

梨花雨后清明前，杨柳依依四月天。

碧水轻回沙岸暖，黄莺啼乱小窗寒。

苍山郁郁披残雪，荒冢徐徐起新烟。

布谷声中惊坐起，东郊农事正相关。

（作者单位：乌海能源路天矿业公司）

清明，或许是二十四节气
中最富诗意与深情的一个，兼
具“清”与“明”的内涵——
“清”是天朗气清的澄澈，“明”
是春阳铺洒的朗润。

清明，既有春和景明的生
机，亦有慎终追远的温情。雨
落无声，是思念的絮语；风过
林间，是对先人的惦念。人们
踏青寻春，在草木葱茏中感受
生命的力量；美食寄情，在唇
齿留香中品味时节的更迭；敬
缅追思，在袅袅烟火中安放心
底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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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一到，春天就来了

心中的亲人，从未走远
■ 卜健芳

■ 刘 颍

■ 吴秀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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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 前 后 ，保 定 乡 下 的 风 穿 过

麦田，荡过杨树林，落在奶奶家的土

墙上。

每年这时候，奶奶就挎着柳条小

篮，拉着我的手往村东的坡地去。她

攥着我的手腕，“清明前后，小蒜最

嫩。”她说着，眼睛眯成两条缝。

小蒜长得跟麦苗差不多，不细看

根本认不出。奶奶却能一眼瞅见，弯

下腰，两根手指捏住细长的叶子轻轻

一提，一颗白生生的小蒜头就完整带

出来。我学着她的样子，却常常只拔

断叶子。奶奶回头，不恼只笑：“我娃

儿手重，慢慢来。”

奶奶养了一群鸡鸭。每天傍晚，

她端着豁了边的搪瓷盆，“咕咕咕”地

唤它们回家。我最爱跟着奶奶去河边

放鸭子。她坐在柳树下纳鞋底，我拿

根柳条，装模作样地赶着那群摇摇晃

晃的小家伙。鸭子头扎进水里找鱼，

屁股朝天，逗得我“咯咯”直笑。

回家后，奶奶从坛子里摸出一个

咸鸭蛋，切成两半，黄澄澄的油顺着刀

口往下流。她用筷子头挑着蛋黄，塞

进我嘴里：“尝尝，时候刚好。”

夏天，大伯带我去麦田拔草。太

阳毒辣，他在前头弓着腰，我在后面跟

着。他教我认麦蒿、刺儿菜、拉拉秧。

快收麦时，麦穗青黄，大伯会挑几棵最

饱满的，折下来拢成一小把，用火点

着。麦秆“噼啪”作响，散发着淡淡的

焦香。火灭后，他放在手心使劲搓，搓

掉焦壳，就剩一小撮青黄的麦粒。他

吹一吹递给我：“尝尝，香着呢。”我一

把倒进嘴里，又甜又糯。大伯只是憨

憨地笑，自己却舍不得尝。

玉米长起来，便是一片青纱帐。

一人多高的秆子密不透风，钻进去像

进了迷宫。我跟在大伯身后掰玉米，

叶子在胳膊上剌出一道道红印，又疼

又痒。大伯蹲下身：“上来，大伯驮着

你。”我趴在他背上，搂着他的脖子，

听着他拨开玉米叶的哗啦声。他停在

哪棵前，我就掰下玉米扔进筐里。他

背着我，提着沉甸甸的筐，“呼哧呼哧”

的喘气声就在我耳旁。

奶奶家院子里长着两排柿子树，

成熟后，柿子皮薄得透亮，轻轻一吸，

满口蜜一样的甜。东南角还有棵石榴

树，五月开花，一树火红。奶奶在树下

洗衣，花瓣落满一身，她也不抖，只说：

“红花配白发，好看。”中秋前后，石榴

熟得咧开嘴，露出亮晶晶的籽。奶奶

挑最大的几个，藏进麦瓮，说是给我留

着，等到过年再拿出来，皮虽干了，籽

儿依旧红艳，咬一口，满口甜香。

后来到了上学的年纪，我跟着母

亲去了电厂，老家的院子只剩奶奶和

大伯。每年寒暑假，成了我最盼的日

子。一放假，母亲便送我上回乡的火

车，再转汽车。一路颠簸，我扒着车窗

往外望，总能看见村口老槐树下站着

的人，有时是奶奶，有时是大伯，有

时两人都在。他们轮换着等，等我从

车里跳下来，喊一声“奶奶”，喊一声

“大伯”。

寒假回去，屋里生着炉子，暖烘烘

的。奶奶在灶台边忙活，锅里“咕嘟咕

嘟”炖着白菜粉条。大伯从缸里捞出

腌了一秋的芥菜疙瘩，切成细丝，淋上

香油。炕被烧得发烫，我趴在炕桌写

作业，他俩坐在炕沿，有一搭没一搭地

说着家常。无非是谁家的羊下了羔、

谁家小子娶了亲，可那些话配着炉火

的光，暖得人犯困。

暑假回去，满院都是青草气。石

榴树下铺着凉席，中午就在那儿歇

晌。蝉鸣震天，奶奶摇着蒲扇给我赶

蚊子，大伯蹲在墙根阴凉里编蝈蝈

笼。傍晚凉快了，我扛着小锄头，跟大

伯去浇园。他一桶桶绞上井水，清亮

的水顺着垄沟流进菜畦，韭菜支棱起

叶子，黄瓜架下仿佛都能听见它们喝

水的声音。

不知从哪一年起，我回去的次数

越来越少。功课越来越紧，母亲总说：

“明年再回吧。”明年复明年，等我终于

再踏上老家的土地，奶奶的坟头已长

满青草，而大伯也在十几年后的一个

清晨离我们而去。

那天也是清明前后。我独自走向

村东的坡地，走着走着，就到了那棵老

槐树下。树还是那棵树，可树下，再也

没有等我的人。

我蹲下身，学着奶奶的样子挖小

蒜。拔起一棵，抖净泥土，放进袋子。

拔着拔着，眼泪就落了下来。说不清

是为奶奶、为大伯，还是为那些再也回

不去的时光。

今晚，我在离老家千里之外的地

方，拌了一盘小蒜。夹一筷入口，清辣

直冲鼻尖，眼泪又一次涌了上来。一

口清明的野菜，一脚故乡的泥土，那些

走远的人，就会被这味道、这气息轻轻

拉回来，再陪你坐一会儿。

碗里的小蒜吃完了，可我知道，他

们一直都在。在青麦燃烧的烟火里，在

玉米叶子的“哗啦”声里，在石榴裂开的

笑容里，在红柿子透亮的甜香里。他们

从未走远，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时光

深处等我。 （作者单位：承德热电）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杜

牧一句诗，便为这个节气定下了千年不改的

基调。每至此时，细密的雨丝斜斜织满天地，

洗去尘世喧嚣，也勾起人心底最柔软也最沉

重的思绪。云层雾霭笼罩苍穹，细雨朦胧，将

生死相隔的怅惘、岁月流转的沧桑都揉进这

微凉的春风里，让人不自觉放慢脚步，在肃穆

与感伤中开启一场对生命的深度思索。

清明的雨，是生死的分界，也是思念的

桥梁。它轻柔地落着，打湿青石板，浸润坟

前的草，也浸润着生者的心。我们缅怀逝去

的亲人，感念血脉里的温情；致敬长眠的先

烈，铭记山河无恙的来之不易。但这份缅

怀从不止于悲伤，更在于透过离别追问生命

的本质：何为生？何为死？活着的意义，又

在何处？

先哲有言，死生亦大矣，道尽生死之

重。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点明了生命最

核心的价值——并非肉身的存续，而是思想

的觉醒、灵魂的感知与精神的坚守。死亡从

不是生命的彻底消亡，不过是形体归于天

地，而那些爱过的人、坚守的信念、留下的温

暖与风骨，都会化作精神的星火，留在生者

的记忆里。人终有一死，这是无法抗拒的自

然规律，可正因生命有限，活着才更显珍贵；

正因离别无常，珍惜当下才更有分量。

烟雨朦胧中，我们与逝者隔空相望，也

与自己的内心坦诚相对。不必沉溺于“欲断

魂”的悲戚，而应在这份感伤中沉淀思考：活

着，当不负时光，不负本心，不负所爱。不必

畏惧死亡的终点，而要用心丰盈生命的过

程，以清醒的思考立身，以坚定的信念前行。

雨丝渐稀，清风拂面。清明从来不只是

祭奠的仪式，更是一场生命的自省与修行。

逝者已矣，化为清风明月；生者如斯，当怀揣

思念，向阳而行。在有限的生命里，寻得存

在的价值，活出独有的意义，便是对生死最

好的释怀，也是对逝去之人最绵延、最深情

的告慰。 （作者单位：吉林公司）

书房窗外车水马龙，暮春的光线

落在桌面上，照着一本翻开的《东京梦

华录》。书页间夹着一片干枯的柳叶，

是去年清明节从老家河边折的，随手

夹进书里，一搁便是一年。

《东京梦华录》记载的是北宋清明

节的场景：“清明节，寻常京师以冬至

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寒食第三日即

清明日矣。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

城人出郊，士庶阗塞，四野如市。”千年

前的人们，也是趁着清明出城。那时

的汴河两岸，杨柳依依，纸鸢翻飞，郊

外酒肆里飘着杏花村的酒香。扫墓的

人“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

列杯盘，互相劝酬”，先祭奠先人，再举

杯畅饮，悲伤与欢愉，就这样奇妙地交

织在同一个日子里。

古人不觉得祭扫之后的宴饮是对

先人的不敬，反而认为这才是清明该有

的样子，泪流过了，纸烧完了，然后坐下

来，喝一杯酒，看看这春天。这种对生

死的态度无独有偶，《岁时百问》中解

释，“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

谓之清明。”清洁，明净，既是说天气，也

是在说心境。

去年清明节回了一趟老家，老屋已经拆了，村

口立着一块牌子，写着“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我

站在那片废墟前，试图辨认出哪一堆碎砖曾是堂

屋的位置，哪一棵歪脖子树还认得我。找了很

久，只找到门口那棵槐树，树干上还有我刻的字，

已经随着树皮的生长变得面目模糊。

听村里的老人念叨，清明前三天是“寒食

节”，为了纪念介子推，旧时禁火吃冷食。如今没

人过寒食了，但老人们还保留掐算日子的习惯，

念叨着“清明还有几天”。这些口耳相传的老话，

像一条看不见的河，从春秋流到今天，流过无数

个家庭的日子，流过生活的坎坷和欢乐，流到我

们这一代人面前。

那天在墓地，看到了与先前截然不同的一

幕。隔壁墓前，一位大叔用手机放了一段父亲生

前最爱听的京剧；再远一些，有个年轻人蹲在碑

前，用湿布仔细擦着墓碑，擦完后打开手机里的

相册，翻到一张老照片，静静地搁在碑沿上。传

统的纸钱在风中翻飞，旁边有个孩子蹲在铁桶

边，手里捏着一张画满彩色线条的纸，踮起脚尖

递进火里，嘴里嘟囔着：“太爷爷，这是我画的，你

要收好呀！”这些画面放在一起，很有一种新时代

的气息。

今年清明，我没有远行。清晨去菜场买了几

枝白菊，在阳台上点了一支奶奶生前喜欢的香。

淡淡的檀香味，在晨风里散得很快。

楼下有孩子在放风筝，牵着线在小区草坪上

奔跑。风筝形似蝴蝶，在四月的风里忽高忽低。

孩子跑得满头是汗，风筝却怎么也飞不高。旁边

的老人走过去，接过线轴，教他收线、放线，蝴蝶便

摇摇晃晃地升了上去。孩子拍着手笑，老人也笑。

我忽然觉得，清明就像一条河。河里有千年

前汴京的倒影，有老屋门前槐树的疏影，有墓前

手机播放的京剧的虚影，有孩子放飞的蝴蝶风筝

的剪影。这些影子叠在一起，分不清古今，分不

清悲喜。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河里的船，载着自

己的故事，从上游来，到下游去。

清明最好的状态，大概也是如此，不沉溺悲

伤，不刻意欢愉，而是像这四月天一样，该下雨时

下雨，该放晴时放晴。记得该记得的，放下该放

下的，然后清清爽爽地往前走。

香燃尽了，灰烬落在花盆的土里，细细的，白

白的。风一吹，就散了。

（作者单位：山东菏泽公司）

缅怀

■ 李长安

清明

■ 李全喜

清 明 的 风 ，带 着 几 分 特 别 的 温

软，拂过堤边新抽的柳丝，抖落一串

晶莹的晨露；穿过巷陌人家的屋檐，

捎来青团的艾草清香；最后轻轻落在

郊外的青冢之上，绕着斑驳的墓碑打

个旋，像是在与长眠的故人轻声絮

语。这风里藏着春的生机，也裹着思

的绵长，是独属于清明的，交织着欢

喜与怅然的气息。

儿时的清明，是踏春的欢歌。小时

候跟着爷爷奶奶在农村，那时总盼着跟

着长辈去郊外，布鞋踩过沾着露水的青

草，每一步都惊起几只蹦跳的蚱蜢。爷

爷会牵着我的手，走过蜿蜒的田埂，路

边的野樱开得如云似霞，粉白的花瓣落

在肩头，像撒了一把细碎的星星。他指

着漫山的新绿说：“清明一到，春天就真

来了。”那时的我忙着追蝴蝶、采野花，

将祭祖的肃穆抛在脑后。祖父也不恼，

只是笑着从布包里掏出一个青团，青碧

的外皮裹着豆沙馅，咬一口，艾草的清

香与甜糯在舌尖化开，那便是童年里清

明最鲜活的滋味。

后来渐渐长大，才懂清明的踏青，从

来不是单纯的游乐。它是一场与春的相

逢，更是一次与过往的对话。现在每逢

清明去扫墓，爷爷奶奶已在地下长眠。

汽车驶往城郊的墓园，路两旁的桐花簌

簌飘落，铺成一条淡紫的花径。墓园里，

松柏常青，墓碑林立，每一块碑前都燃着

香烛，飘着袅袅青烟。我摆上祭品，有爷

爷爱吃的青团。我轻声说着家里的琐

事，一字一句，都带着浓浓的思念。

春风依旧，吹过漫山的新绿。我

蹲在祖父的墓碑前，轻轻拂去碑上的

灰尘，一阵清风掠过，带着青草的香

气，拂过我的脸颊。我仿佛看见爷爷

站在春光里，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

布衫，笑着朝我招手。原来，清明的思

念，从不会被时光冲淡。它藏在青团

的香气里，藏在踏青的脚步里，藏在每

一次对着青冢的低语里。

夕阳西下，我起身离开。回头望

去，墓园被春光包裹，青冢旁的青草长

得愈发茂盛，几株不知名的野花在草

丛中绽放，嫩黄的花瓣迎着夕阳，温暖

而明亮。马年的清明，没有凛冽的寒

风，只有温柔的春光。这春光，是生命

的蓬勃，是岁月的温柔，更是对故人的

告慰。它们化作春的一部分，永远守

着这片土地，守着我们的思念。

清明的意义，大抵如此。它让我

们在踏青寻春中感受生命的美好，在

祭祖思亲中懂得亲情的珍贵，在缅怀

过往中汲取前行的力量。那些青冢春

深的怅然，那些马踏清风的悠然，最终

都化作心底的力量，让我们带着故人

的期盼，在春光里好好生活，岁岁常相

见，年年皆安康。

（作者单位：辽宁热力公司）

（图片由AI生成）


